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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广场舞的农民工
于永海

离家不远的一个广场上，每天晚上都有很多人在跳广场
舞，这也吸引了7岁女儿的目光，她从小便喜欢跳舞，于是，在
她的“软磨硬泡”下，我每天晚上都要陪她去广场上跳舞。

跳舞的时间是每晚的8点半到9点半。音乐声一响，场中
的人们便开始尽情地跳起来，而场外也不乏观众，看到精彩处
还不忘献出一阵热烈的掌声。

在观众中，外来务工的农民工朋友占了很大一部分。这
些农民工朋友是不远处一个建筑工地上的，正在新建一个规
模比较大的企业厂房，他们每天晚上吃过饭后便来到广场上
看跳舞，权当是一天劳作后的小憩了。

这天晚上，我和女儿又来到了广场。与往常不同的是，一
直以来都在场外看跳舞的几个农民工朋友也加入了跳舞的行
列。与场中动作娴熟的“常客”相比，他们的脚步略显笨拙，也
时常跟不上音乐的节奏，再加上廉价的拖鞋和破旧的衣服，以
至于在人群中显得有些不协调。

不过渐渐地，他们的舞步越来越有感觉，已经可以跟上节
奏了。可能是这些天在一旁的观察起了作用，每当一首歌进
行到一半，舞蹈动作做过一个循环之后，他们便可以熟练地、
很有味道地跟着人们一起舞蹈，虽然他们一直低着头，不敢看
围观者的目光，但他们沉浸在音乐与舞蹈的世界里，开始享受
其中的快乐。

进到场中跳舞的农民工朋友越来越多，舞蹈场上有了前
所未有的热情。不知不觉地，刚才还分散在广场各处休闲纳
凉的人们开始聚拢到这里，他们看着场中舞蹈着的农民工朋
友，没有一丝嘲笑，更多的是欣赏和赞美。

不知从何时开始，一阵阵掌声在人群中响起。这些久居
都市的人们，慷慨地把掌声送给了这些在汗水滴落的间隙寻
找快乐的农民工，用行动告诉他们，这个城市欢迎他们，也需
要他们。

陶醉在舞蹈中的农民工朋友们在掌声中越跳越兴奋，脚
步也越来越轻盈，他们俨然成为广场上的主角，在人们的加
油、叫好声中，绽放出最灿烂、最自信的笑容。

我发动了车子准备回城，父亲和母
亲一前一后地站在院子的大门口。

母亲一生最害怕汽油的味道，每一
次闻到就会呕吐。她见我发动了车子，
还是走到了车前，隔着车窗对我说着话。

“路上小心一点，到了打个电话给我
们。”狂风吹动她的白发，她的眼里满是
不舍和关切。

这一句话我已听了数十年，从到外
地上学、到结婚生子、到搬到城里，每一
次回老家临走时，她都说这一句，没有一

丝的改变。
“要注意身体，不要舍不得吃。”父亲

也走了上来，对着车窗一边挥手一边说。
这是他几十年对我不变的“名言”。他总
是说我太瘦，要多吃一些，不要舍不得。

这一句话他已说了数十年，从他腰
板挺直到脊背佝偻，从他疾步如飞到步
履蹒跚。没有一丝的华美，只如泥土一
样质朴。

我一个劲地点着头，请他们放心，让
他们回去。他俩往后退了一步，仍然在风

里站着，一前一后，一胖一瘦，一高一矮。
车轮轻轻滑动起来，我按了一下喇

叭，示意他们我要上路了，因为太阳快要
下山了。

他俩对我挥了挥手，却仍然站在那
里一动不动，目送着我。

走了几十米了，我从后视镜里看到
父亲和母亲还站在那儿，默默地望着
我。父亲戴着那顶黑色的旧布帽格外
显眼，母亲的白发仍在晚风中飘动。

车子终于出了村口，他们的身影已非
常小，但依然在路口，目送着我走向远方。

女儿终于长大了，秋天的那个上午，
我和妻送她去一个陌生的城市上学。

开了几个小时的车，到达学校的时候
已是下午两点多钟。帮她办完了所有的
手续，安排妥生活的每一处细节，已五点。
我们必须要回去了，还有几百公里的路。

女儿把我们送到了大门口，简单地
说了声拜拜，准备转身回去，因为学校在
开新生大会。

妻喊住了她，对她说：“凡事细心一
点，有事打电话。”女儿认真地点点头，对
我们笑了笑。

她再次转身的一瞬，我喊住了她：
“要注意身体，不要舍不得吃。”她长得比
较瘦小，我一直不能放心。

她走到我面前，笑着说：“爸，你和我
爷爷一样，总是这句话。”

她走向学校的礼堂，乌黑的短发随
着步子一起一落。夕阳厚实而温暖，把
她的背影拉得很长，有些孤单。从小到
大，她从未离过家门，而现将要在这个遥
远而陌生的城里独自度过几年。

我们仍在夕阳里静静地站着，目送
她远去，看着她的背影越来越小，越来越
模糊。她在转弯的时候回过头，当目光
再次相遇，她坚定地对我们挥了挥手后，
完全淹没在人群里。

她如一只小鸟，终于起飞了，飞离那
个温暖的巢，飞向广阔的天地，正如当年
的我。

但不管她飞向哪里，我的目光会一
直追随着她，正如那个遥远的小山村
里父亲与母亲的目光这些年一直追随
着我。

三代人的目光交织，不论是在老家
的路口，还是在遥远的他乡。

三代人的目光穿越，不论岁月如何
变迁，不管水阔山长。

所谓母子父女一场，只不过意味着，
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
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目光里永远挥不
去担心和念想。

上初中时，他特烦同桌，一位名叫丽的
女生。她是位特爱打小报告的“情报专
家”，比如他上课看武侠小说，叠纸飞机，和
后面的男生在课桌下悄悄传递纸牌等一举
一动，她都会汇报给班主任。

他对她恨得牙痒痒，有时，真想在放学
后好好揍她一顿，可一直没有机会。因她
家离校近，和同学一道出了校门，便直接回
家，很少见她单独行走过。

他决定找个机会吓走她，让她向班主
任老师提出换个座位。这样，既撵走了自
己身旁的“监视器”，又报复了她。

而她丝毫也没留意到他对她的冷漠与
恨意，她完成功课后，还时常拿眼瞅他的作
业本，见他有写错的地方，便会及时提醒他
更正，还详细地讲解那道题的做法。而他
不仅不理会，甚至，还有些讨厌她这种套近
乎的行为。

有时，见他上课不认真，她还会拿笔轻
敲他的头，提醒他集中精神。这多半都会
遭到他的白眼，而她却不予计较，下次依然
拿笔轻点他的头。

为了达到让她离开这张座位的目的，
他绞尽了脑汁。先是趁她不在时，往她抽
屉里塞毛毛虫或死蟑螂，只要听到她胆怯
的惊叫，他心里便会有种愉悦的快感。

他也曾想过，她会向老师打“小报告”，

但没有证据证明是他干的，老师也没辙。
只要自己再坚持一段时间，她一定会

离开这里的。令他诧异的是，她不仅没提
出离开，反而对他的那些“恐怖袭击”不是
那么害怕了。每次坐座位时，她会先检查
抽屉，见到毛毛虫或死蟑螂，她会用纸巾包
了，扔到垃圾桶。

他有些失望，决定想出一些更恐怖的
恶作剧时，有同学转告，班主任让他到办
公室。

莫非老师知道是他干的了？他内心忐
忑不安地走到办公室门口时，忽听她和班
主任在里面说话。

只听班主任赞许地说，张明明是全班
最差生，你主动提出和他坐同一张课桌，
尽力帮助他，如今，他的学习有了明显的
进步啊！

她谦虚地回答，也不全是我的帮助，是
他上课比以前认真多了，上课再也没做过
小动作了……

那刻，他敲开办公室门，惭愧地走了进
去，向班主任和她坦然承认了错误。

从那以后，他努力学习，并考上了理想
的大学！

如今，他已为人夫，为人父，可他仍然
时常怀念那段逝去的岁月，同桌的你，现又
在何处呢？

湿地，被称为“地球之肾”。
而在人口相对密集的新郑，有一片
绿色湿地文化园，云栖花影，陌上
烟柳，溪亭日暮，水草荡漾，给人一
种城市喧嚣之外的静谧和谐感觉，
真的难能可贵。

这个湿地文化园名为新郑轩
辕湖湿地文化园，位于新郑市黄水
河轩辕湖水库至郑风苑之间 2.56
公里河道区域内。她以黄水河之
水为支撑，两岸绿地为构架，是一
个充满创意的城市滨水园林。

步入湿地文化园内，游客顿时
心旷神怡。映入眼帘的是满目绿
色，高大挺拔的树下芳草萋萋，浓
浓绿意之中隐现出巨大的文化景

观石。湖岸有弯弯曲曲的木质长
廊连接在一起，俨然城市之中的

“世外桃源”和“天然氧吧”。由水
泥石子路穿过缓坡绿地，走向木质
长廊，沿着木质长廊九曲八折，不
胜惬意。不夸张地说，此湿地文化
园“虽由人作，宛如天成”。

遥望西边绿草缓坡外，有几十
棵古枣树正在黄水河的孕育下散
发着黄帝故里悠远的文化气息。
远处大桥下河水款款而行，碧蓝
碧蓝的天空、悠悠的白云倒映在
河水中，偶尔会有鸟儿从天空掠
过，更让此景平添几分姿色。无际
的轩辕湖水上，一大片青幽幽的荷
叶碧绿连天。湖面浅滩上杂草丛

生，湖水中水草渺渺，成群的鱼儿
在水草间出没，时而嬉戏漫游，时
而刹那间消失了踪影。而那些流
连在湖边赏花留影的游人也成为
湿地文化园的一景一画，也为其增
添了和谐色彩。此刻,这里的寸
木、寸草、寸石、寸水都在释放着清
凉和宁静。

在这个美丽宁静的湿地文化
园，氤氲水雾，婆娑树影，竟如人间
仙境。映着耳畔响起了悠扬的背
景曲声，我的思绪万千，她的秀美
让人惊叹。在这里，我的身心得到
充分的释放，仿佛和自然融为一
体，再大烦恼也会荡然无存！

美哉，我们的湿地文化园！

难忘那年高考
刘 卫

再过一段时间就要高考了。回想起自己当年参加的那场
高考，我不禁感慨万千。

那年，国家教育初步改革，以后进大学要通过高考录取。
我和同学们正踌躇满志加紧复习之时，到高二下学期，高考又
被取消了，上大学仍采取推荐制。

带着满腹惆怅，像往届高中毕业生一样，我们被当做“知
识青年”下放到农村锻炼。临走，在县一中管理图书的妈妈只
给我准备了简单的行李，再就是满满一小木箱的课本和辅导
资料。送行的那一刻，她反复嘱咐我，农村条件艰苦，但高考
梦不能破灭。生活再难，劳作再累，也要坚持看书。就算扎根
农村一辈子，也要做个有知识有理想的人。我重重地点着头。

我们被分配在农科所，实际上就是一个生产小队，插秧、
割谷、出牛栏、晒场、剥蓖麻，繁重的农活都不少。一天干下
来，骨头都累得散了架。当别的知青打打扑克或漫无天际地
神聊海侃消磨时光时，我却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做题或看书。
也许是觉得我在知青中文化水平最高，公社抽我担任了半年
的中学语文代课老师，晚上还在农村夜校上课。

两年后，知青点里十几个人陆续离开。有的父母找关系
把子女弄进了工厂，有的被“推荐”进高等学府，还有的当兵。
原来热热闹闹的知青点就剩下五六个没“本事”的人在留守。
我感到万念俱灰，意气消沉，觉得前途迷惘。

下放后的第三年春天，公社中学校长悄悄地跟我说，国家
准备恢复高考，我基础不错，让我再抽空好好准备一下。那时
没有电话，信息闭塞。回到知青点，我赶紧给家里写了封让家
人对此消息加以证实的信件。如果是真的，离正式高考只剩
下几个月。再捧起心爱的课本，觉得数理化和外语有些难点
没搞懂，心生惶恐。白天劳动，就算熬夜，也不可能系统复习
完。我这才意识到，实现高考梦不能仅凭热情，还要有坚实的
功底和充足的时间作保证。

让人意外的是，妈妈收到我的信后，不顾年迈，坐长途车，
又走五六里崎岖的山路赶到知青点。顾不得劳顿，当晚，她去
拜访所长和大队书记，要帮我请几个月的长假。其实，领导们
也心知肚明，我平常表现还可以，也早想从侧面帮帮我，当时
就同意了。我带上所有的课本和参考书，返回县城在中学图
书室专门复习。

后来，我成了重点班的插班生，白天听课，晚上则找妈妈
的同事解答数理化和外语的难题。我非常珍惜妈妈给我创造
的学习机会，争分夺秒，和时间赛跑。回到公社参加高考，我
的总分竟然排在县里的第二十五名。最后我被外省的一所知
名高校录取。

是妈妈重新点燃了我的心灯，给我冲刺高考发力，我的命
运也由此得以改变。它使我认识到，在追逐理想遭遇艰难困
苦时，不要轻言放弃。美梦成真要靠踏踏实实的奋斗和拼搏！

且把桑葚染童年
江初昕

乡下老房子前有一道竹篱笆，在竹篱笆的角落
里，有一棵粗大的桑树。到了初夏，高大的桑树树枝
间挂满了紫黑色的桑葚，饱满地在枝头簇拥着，让人
眼馋嘴也馋。

每次放学回家，从树下走过，我都不由地仰起头
来看树上的桑葚熟了没有。不经意中，发现地上有
鸟儿啄落的桑葚染紫了地面，才知道这时的桑葚可
以吃了。将红红紫紫的桑葚扔进嘴里，一想起来就
让人满口生津、垂涎三尺。枝头向阳的桑葚儿熟得
最很，个儿大，味甜汁多，像一颗颗圆润的紫玛瑙。
放一粒在嘴里，用舌头向上轻轻一抿，那甘甜微酸的
美妙滋味顷刻溢满心头。这时节，是孩童们的最爱，
那时很少有其他果子吃，桑葚便成了我们最解馋的
零食。

爬树对于我们乡下的孩子来说，真是轻而易举
的事。站在树下，一撸衣袖，蹬掉鞋子，三下两下哧
溜就上了树。一爬上树，我们骑坐在枝杈上，钻入到
浓密的桑叶当中，不停地把紫红甜美的桑葚儿往口
里送，嘴角淌着乌汁，羡煞树下的女孩子。等我们饱
食一顿后，这才朝树下的女孩们四处抛下桑葚，女孩
子们在树下伸展着双手，使劲地哄抢。我们在高高
的树上，看着下面的热闹场景，心里越发得意洋洋。

从桑树上下来，我们的脸上几乎都成了唱戏的
大花脸，满脸乌紫，只留下两只乌黑的眼睛在骨碌骨
碌地转着。我们的嘴唇就如戏剧里涂着唇膏的青衣
似的，有时我们会顽皮地用手涂满桑葚汁水，再轻手
轻脚地走到伙伴面前，趁他不注意就猛地往他脸上
一抹，把伙伴弄成一个大花脸，其他的人都开心地笑
着，一下子桑林就响起了一片追赶声和欢笑声。我
们把吃不完的桑葚放在书包里，颠簸中，桑葚早就烂
成了一堆紫泥，把书包里的课本全染成了紫红色，老
师看见了，都不由地蹙起了眉头。最令人头疼的是，
桑葚会把衣服染成花衣裳，回家父母看见了，轻则臭
骂一顿，重则棍棒相加。被桑葚染得紫黑的衣服，是
很难洗净的。

把吃剩的桑葚带到晒场上，大家拿着熟透的桑
葚儿汁水做成的颜料在平坦的地上涂鸦，画火车、画
飞机、画楼房……桑葚的汁水仿佛是万能的颜料，或
玫瑰红，或浅紫，或乌紫，不一而足。那奇异的颜色，
染遍了我们这群小孩五彩斑斓的世界。

大家尽兴过后，才带着一嘴的甜蜜、一手的乌
紫、鼓鼓的肚皮，心满意足地蹦跳着回家。桑葚的味
道，是儿时的味道，渲染了快乐而多彩的童年。

目送是一份亲情，是一份挂牵，行走得越远，拉扯得越长。

美哉！轩辕湖湿地文化园
樊鹏飞

别样生活

小花 苗青 摄

母
女
逗
趣

苗
青
摄

目 送
熊代厚

轩辕湖湿地文化园 刘栓阳 摄


